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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禅，通“蝉”，静也。诗，境也。禅诗之静、之境意蕴颇丰，耐人寻味，禅诗的最高峰在于唐，大唐禅

者不在少数，最动人者当属信奉佛禅、死生看淡的“诗佛”王维，其诗色相俱泯、万法皆空，读之令人

身世两忘、万念俱寂，其归隐辋川时所作的《辋川集》最为经典。王维禅诗在海外儒家文化圈里影响广

泛，在欧美文化圈里亦广为流传，王维禅诗外译，尤其是禅诗英译，是中华典籍外译、讲好中国故事的

一个文化“窗口”，但禅诗英译究竟怎么译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王维的思绪和画境，许渊冲先生以“三

美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三美论”如何实现对原文形式、音韵、意境的重构，本文以《鹿柴》及

其许译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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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n, originally meaning “cicada” in ancient China, symbolizes peace. The essence of poetry lies 
in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quiet artistic conception of Zen poetry contains rich charm, which is 
thought-provoking. The highest peak of Zen poetry was in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which there 
were quite a few poets who practiced Zen.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 of them was Wang Wei, the 
“Poetic Buddha” who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was indifferent to life and death. His poems are 
devoid of color in which all methods are empty, which makes readers forge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forget everything. Wang-Chuan Collection of Poetry, which Wang Wei wrote when he retired 
to Wang-chuan Villa,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classic ones. Wang Wei’s Zen poems have a 
wide influence in overseas Confucian cultural circles, and are also widely spread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al circles.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of Wang Wei’s Zen poetry, especially the Eng-
lish translation of Zen poetry, is acultural “window” of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However, how to translate Zen poetry into English in order to re-
produce Wang Wei’s thoughts and picturesque scenes in their original way became a difficult 
problem which has been answered by Mr. Xu Yuanchong by means of putting forward the transla-
tion theory of “Three Beau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Three Beauties” translation theory 
reconstructs the form, phonolog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Deer Enclosure 
and its English versions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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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代诗人王维深受禅宗文化熏陶，在游览壮丽山河之时，融入自己独特的宗教感悟与审美体验，创

作了一系列思与境偕的禅诗。北宋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如是评价：“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诗人之外，王维还是一位技艺超群的画家和音乐家，其禅

诗中纷扬着形式的和谐、音乐的律动与意境的深邃。如此形式、音韵、意境三美齐备的诗家经典，怎能

不以译家妙笔，远播世界？美国学者艾略特·温伯格认为，“伟大的诗歌正是在不断的变形、不断的翻

译之境中活着”，而王维的诗作在进入非中文世界的诗歌评价体系之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禅诗

英译是把中国禅宗和诗学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人类的精神体验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共通性，

禅理自然也能被西语世界的读者所理解，禅诗英译有利于西方受众从流传至今的古代诗歌中把握中国人

血脉相传的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佛禅思想和天人合一的文化品格与美学取向，从而读懂中国故事，听

懂中国声音，看懂中国人[2]。然而，由于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巨大，禅诗英译如何既满足译语读者的信息

需求与审美情趣又保留中国诗歌的语言特色和话语权力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而我

国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译论，较好地破解了这一困境。关于王维禅诗经典之作，清朝诗词

理论家王士祯指出：“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本文即以《辋川集》中的名篇《鹿柴》及其许渊冲

译本为例，探讨王维禅诗英译三美重构的实现路径。原诗、译诗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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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 
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3] 
(王维·著) 
译诗 1： 
The Deer Enclosure 
I see no one in mountains deep, 
But hear a voice in the ravine. 
Through the dense wood the sunbeams peep, 
And are reflected on mosses green. [4] 
(Xu Yuanchong, 2000) 
译诗 2： 
The Deer Enclosure  
In pathless hills no man’s in sight,  
But I still hear echoing sound.  
In gloomy forest peeps no light, 
But sunbeams slant on mossy ground.[5] 
(Xu Yuanchong, 2014) 

2. “三美论” 

鉴于汉语形式、音韵和意境的特殊性，许渊冲先生创造性地将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三美”

理论移植到翻译理论中，提出诗歌翻译的“三美论”，即“形美”“音美”“意美”。“形美”是译诗

再现原诗的形式之美，在字、行、句、篇方面皆有工整对仗的美感要求，形美之美在于复刻或大致重现

原诗字、行、句、篇的排列。“音美”是译诗保持或尽量保持原诗的音韵、轻重与节奏，为了重现原诗

声调和谐、节奏鲜明、琅琅上口的特点，选择与原诗相同或相似的节奏、轻重音、头韵或尾韵。“意美”

是在意义表达清晰流畅、准确完全的基础上传达原诗由意象群交织融合创生出的具有空间想象意蕴的美

学系统。许渊冲强调，三美应有主次之分，意美为先，音美次之，形美再次，在保持原文通畅的基础上，

尽量使音色和谐优美，句式对仗整齐。笔者认为，若以人体为喻，形若骨，音似血，意如魂。若论重构，

形式之美，字行句篇；音韵之美，抑扬相间，用韵奏节；意境之美，意象为先，思感得兼。 

2.1. 形美 

形式如人体骨骼，限定了格律诗写作的框架结构，在有限的篇式和句式里，格律诗的表达在结构上

大多对仗工整，内容上简洁凝练，这就是格律诗的形式美，三美论中的形式美亦然。形式美观照下的诗

歌翻译在字数上无限趋近原诗，在行数上与原诗保持一致，在句式上仿照格律诗的对仗原则，上下句之

间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在篇式上也与原诗采用了相同或相似的布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原

了格律诗的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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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音美 

音韵似人体血液，纵贯诗歌全身，在五脏六腑里流淌和回响，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将相同韵部的

字置于句尾更使全诗朗朗上口，这些构成了格律诗的音韵美。诗歌的音韵美是指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它

主要是由用韵、抑扬格和节奏三个因素构成。三美论的音韵美与之异曲同工，译诗在用韵上选择与原文

相同或相似的韵脚，在轻重音上运用英语中的抑扬格来代替汉语中的平仄以便取得功能对等，在节奏上

运用双声、叠韵、断行、重复等策略巧妙地重现原诗的节奏感。 

2.3. 意美 

意境若人之灵魂，是诗人内在的思想情感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合而为一的艺术结晶，是一种以意象为

主兼有思想情感的形象系统，格律诗的意境美是通过单一意象自成场域或者诸多意象交织组合来实现的。

在三美论中，意境美要求译者贯通英汉两种语言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思维体系，既要展现英美诗歌严密的

逻辑性和语法关系，又要表达中国传统诗歌含蓄隽永的意境，尽可能在英文中找到与中文里相同或相近

的物象，充分调动形象思维，尽力还原格律诗中极具美学内涵的意象，再现原诗情景浑融的优美意境，

展示中国诗歌独特的风格气韵[6]。 

3. 形美 

3.1. 译诗 1 

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图画美、象形美和写意美，所以读者在品鉴由汉字构成的诗歌文本时，会根

据汉字的基本构造规则逐渐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关于原诗的美丽画面，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形态美[7]。
这种由象形文字生发出的形态美在英译时几乎无法体现，因为英语是表音文字，不易由字型而令人产生

具体形象和丰富联想，但古典诗歌因字行句篇的工整对仗所展现出的形式美同样魅力无穷。在字数上，

原诗共 20 字，译诗共 27 词，汉语优雅凝练，英语文繁意寡，与汉语相比，英语需要付出更多的字符方

能表达相同的意义与内涵，故而原诗与译诗的字数可以视为大致相同。在行数上，原诗与译诗均为 4 行，

如影随形，如出一辙，完全重构了原诗的行数。在句式上，原诗每句 5 字，译诗第一句 7 词，第二句 7
词，第三句 7 词，第四句 6 词，译诗句式的排列组合无限接近原诗，有力地再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精巧匀

称的结构布局和古朴厚重的建筑之美。在篇式上，原诗移步换景，一气呵成，其衔接贯通并未假以连词，

而是将起承转合寓于层次分明的语意表达之中；译诗因英语注重形合的特点，运用以连词为代表的各种

连接手段来衔接上下和组织篇章[8]，以“But”“Through”“And”支撑起了译诗的逻辑链，井井有条，

环环相扣，重构了原诗语篇连贯的形式之美。 

3.2. 译诗 2 

在形式上，《鹿柴》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古绝句（古体诗），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指出，“古

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古风是一种追求骨力劲健、不讲究格律严谨、不拘泥字句多寡的诗体。在字数

上，原诗共 20 字，译诗共 25 词，考虑到古代汉语言简意丰的表意功能，原诗与译诗的字数大致接近，

相对忠实。在行数上，原诗与译诗均为 4 行，完美复刻。在句式上，原诗每句 5 字，译诗第一句 7 词，

第二句 6 词，第三句 6 词，第四句 6 词，总体匀称整齐，其句式长度几乎与原诗对应，重构了原诗素朴

典雅、中正平和的形式之美。在篇式上，原诗由空山开篇，进而描绘空山里不见人踪、但闻人语的寂静

之境，继而将视角转到天空，然后回溯，落日西沉，金光万丈，穿透深林，降临青苔，全诗画面一镜到

底，毫不拖泥带水，叙事酣畅淋漓，意境悠远静谧，短短四句，寥寥数语就在读者心中筑起了一座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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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感觉多维交织的“空山”，陷入了一种参禅悟道的“循环”。译诗同样短短四句，却以两个“In”、

两个“But”统领全篇，第一个“In……But”结构完成之后再次进入同样的话语模式，很好地弥补了英

语意少言多在诗歌语言凝练度上的劣势，以英语诗歌回环起伏的结构特征重构了汉语诗歌顺流而下、一

泻千里的形式之美。此外，在语篇风格的传达上，译诗很好地译出了原诗古韵古风的文体特征，第二句

译诗为“But I still hear echoing sound”，译诗中的“echoing”典自古老的希腊神话，仙女艾柯在爱上纳

西索斯之后，却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表达，只能在山谷中游荡，其悲怆之音在空谷里一遍遍回响，“echoing”
一词的运用可谓古色古香，古意盎然，传神地临摹出原诗空廓虚无、惟闻人语的空灵意境。 

4. 音美 

4.1. 译诗 1 

古典诗歌的音韵美主要凭借押韵、轻重音与节奏来实现，译诗中音韵美的重构也应当从以上三个维

度加以审视。在押韵上，译诗采用了 ABAB 韵式，原诗第二、四句的末字押尾韵，译诗复现了这一音韵

特征，“ravine”“green”以宁静悠远的/i:n/来重构气势磅礴的/ang/与/iang/，构成了鲜明的冲突和反差，

不以“响”译其“响”，而是以“静”译“动”，如斯一来，更显众生之寂、空山之静。原诗一、三句

的末字亦押尾韵，均为十三辙中的人辰辙，其口形近似“开口”音，发音又需“齐出唇收”，韵尾由鼻

腔轻轻迸出；译诗以“deep”“peep”的长元音/i:/高度还原了“人”“林”的人辰辙，/i:/的气流由肺部

通过气管经口腔而出，不受任何发音器官阻碍，吐字清晰，余韵绵长，而人辰辙的韵基恰好为/i:/，如此

为译，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精妙绝伦。在轻重音上，原诗的平仄为“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译诗以英诗的轻重再现原诗的平仄，其轻重变化为“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

重/轻重/轻轻/轻重。轻轻/重重/轻重/轻重，轻轻/轻重/轻重/轻重。”原诗每行三个音段，译诗采用抑扬格

四音步进行代偿，轻重相宜，相得益彰，合情合理，恰如其分[9]。在节奏上，原诗的节奏为“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译诗的节奏与原诗相仿，顿挫铿锵：“I/see no one/in mountains 
deep, But/hear a voice/in the ravine. Through the dense wood/the sunbeams/peep, And/are reflected/on mosses 
green.” 

4.2. 译诗 2 

在押韵层面，译诗也采用了 ABAB 韵式，押尾韵。原诗第二、四句的末字分别为“响”和“上”，

对应江阳辙的/ang/与/iang/，江阳辙的特点为声音雄壮，音色洪亮，母音延长，收声归韵入鼻。“sound” 
“ground”以/oun/这一鼻化双元音很好地还原了原诗二、四句末字“响”“上”所属的鼻化音“江阳辙”，

重现了江阳辙沟通天地的空间意蕴和气象阔大的生命美学。原诗第一、三句的末字分别为“人”“林”，

对应人辰辙里的/en/与/in/，人辰辙的特征为鼻韵色彩明显，咬字时口从大到小略有变化，收声归韵入鼻；

在译诗中，“sight”“light”以/ai/这一轻柔唯美的开口韵来翻译原诗中的人辰辙，弱化了人辰辙清扬宏

亮的特征，为译诗营造更加幽静空灵的氛围。“But sunbeams slant on mossy ground”中的“sunbeams slant”
运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使译诗读来回环起伏、铿锵有力，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原诗夕阳金光刺破黑暗、

降临苔藓之上的苍劲与壮丽。在轻重音方面，原诗的平仄格式为“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

平，仄仄平平仄”。译诗遵循了抑扬格五音步的格律，以英语诗歌的音部来译汉语诗歌的音顿，其重读、

非重读音节排列为： -/-/-/-/-/(10)-/-/-/-/-/(10)-/-/-/-/-(9)-/-/-/-/-/(10)，轻音为抑格，重音为扬格，轻重相连，

清晰地再现了原诗平仄相间之美。在节奏上，原诗的节奏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译诗的节奏与原诗相仿，顿挫抑扬：“In pathless hills/no man’s/in sight, But I/still hear/ech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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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In gloomy forest/peeps/no light, But sunbeams/slant/on mossy ground.” 

5. 意美 

5.1. 译诗 1 

意境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特性的最高概括，是诗人内在思想情感内涵与外在

生命意象相统一的艺术境界。在诗歌创作与禅宗思想极盛的唐朝，佛教文化里禅宗思想的入场赋予意境

理论以丰富深邃、神秘多变的精神内涵和美学基因，佛教的语言观引发了诗学对言意关系的反思和关注,
开启了诗人们对“韵味”传统的追求与精研；禅宗的自然观对自然形象及其精神的推崇,激发了诗论中情景

关系的探讨与解决；而佛教的色空观则潜移默化地促使文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加强虚实关系的传达与体现。 
意境的构成在于情景交融，即意象的客观映照与情感的主观流露相互交织，禅诗英译里意境美的重

构也不外乎如是。原诗的意象群为空山、深林、日影、青苔，简笔勾勒出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在傍晚时

分、落日西沉时清幽空寂的景象。关于“空山”，译诗以“mountains deep”来还原，“deep”在此处意

为“幽深的”，以“幽深”来表达原诗山之“空”，忠实于原诗之深意而非表面含义，彰显了译者对原

诗的透彻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空山不见人”并非是指山中空无一物，而是强调山之阔大深邃，故而显

得人迹罕至，以及幽静，这些意蕴在“mountains deep”中都得以体现。同时，“mountains deep”也是一

种反常化的表达，惯常的表达为“deep mountains”，许先生这样处理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以定

语后置来突出“deep”的地位，在忠实、通顺的基础上，极力营造和再现原诗的“空”；其二，便于与

第三句的“peep”形成押韵，达到音韵和谐的美学效果。关于“深林”，译诗以“dense wood”来再现，

“dense”意为“密集的、稠密的”，与首句的“deep”遥相呼应，佐证了山之“空”并非空空如也，而

是林深叶茂，幽静安详，禅意盎然。关于“日影”，译诗以“sunbeam”来重现，意为“一束阳光、一道

日光”，与第四句的“reflected”(反射的，映射的)共同勾勒出落日晕影映入深林又照在幽暗青苔上的绝

美画卷。关于“青苔”，译诗以“mosses green”来呈现，这种定语后置的用法与第一句的“mountains deep”
不约而同，都起到了强调与押韵的效果，“green”一词遽时擦亮了读者对苔藓的印象，极言其绿，与夕

阳的金黄形成鲜明对比，释放出一种明暗交替、昼昏掩映、诸色合一的视觉冲击力。 
在思想感情的传达上，译者很好地把握了原诗作者王维在诗中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存在感，既可

以是第三人称的旁观，又能理解为第一人称的入场，所以许渊冲在处理译文的人称时既开宗明义地使用

第一人称“I”表明作者的参与感，又在第三、四句从第三人称的角度静观并描述所见所感。“peep”作

动词时有“偷看、发出吱吱声”之意，译者以一个“peep”将没有生命的夕照点化为具有独立思想和行

为能力的生命体，辗转反射于深林、青苔之间，激活了译诗略显寂静幽深的沉闷画面，夕阳在安静的傍

晚与诗人遥遥相望，喃喃自语，然后遁入黑夜之中；同时，“peep”一词也形象地描摹了诗人在归隐山

林与出入庙堂之间来回切换的人生轨迹，仿佛道出了诗人勘破禅机的顿悟、思索命运的低语。“the peeping 
sunbeams”这一鲜活的艺术形象原诗不曾赋予，是译者在译诗时慧光一闪、灵活创生的产物，践行了许

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尽量不破坏原诗意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译者的

主观能动性，赋予了译语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努力朝着诗歌艺术的更高峰迈进。 

5.2. 译诗 2 

译诗在意象的重构上别出心裁，将“空山”译为“pathless hills”，“pathless”乃人迹罕至之意，准

确传神地揭示了此山之“空”并非空无一人，而是鲜有人至，但确有人在，与“但闻人语响”相互印证；

将“深林”译为“gloomy forest”，“gloomy”有“幽暗”之意，也有“沮丧”之意，既道出了鹿柴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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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暗深邃，又暗合原诗作者王维为母服丧、隐居惘川的忧愁悲苦；将“日影”译为“sunbeams”，却

不用世人耳熟能详的“sunlight”，因为“beam”作名词时有“(粒子的)束”之意，画龙点睛地描绘了一

幅夕照穿过山林、光影和尘纷飞的静谧画卷，而“sunlight”则较为司空见惯，且无法贴切地传达“返景”

之意；将“青苔”译为“mossy ground”，意为长满苔藓的地面，凭借更为具体的细节描写，延伸和拓宽

了读者对苔藓的想象空间，丰富和发展了原诗意境的覆盖范围，比简单地译为“mosses”，更为到位。 
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原诗含而不露，隐而不发，以“人语响”的“动”来描绘空山深林、参禅妙

境之“静”，以“返景”的“影”来寄托射入山林、亦是作者心之所向的“光”，以“空山”的“虚”

来反衬山林里人语、青苔、夕照的“实”以及作者内心的丰盈。译诗铺陈点染，蓄势而发，以“pathless”
等看似简单、实则饱含深意的词完美演绎了《金刚经》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

如来”的高深佛义；以整整一句的篇幅，极力渲染山林之幽深黑暗，再峰回路转地点出夕阳之光越过幽

暗的温暖，此乃禅宗义理中“明心见性”的真实写照。译诗也匠心独运地运用了重复的修辞手法，一、

三句首词均为“In”，二、四句首词均为“But”，参差交错，明灭可见，恰似傍晚的霞光在影影绰绰的

林叶间倾泻，点染苔藓上的昏暗，“In……But……”这样的句式更寄托了译者对作者人生轨迹的解读，

先入世，然而……，再入世，然而……，此后作者皈依禅宗，参悟禅理。 
此外，译诗第三句为“In gloomy forest peeps no light”，“peep”在此作动词，意为“微微露出、部

分现出”，于是该句的字面含义为“在阴暗的森林里看不到光明”，连些微光亮都无法透出，可见山林

之暗。译者先极力渲染深林之幽暗，增强译诗的画面感，紧接着笔锋一转，“But sunbeams slant on mossy 
ground”，重心转移，由暗入明，先抑后扬，夕照出场，久违的阳光更显弥足珍贵，创造了一种幽深而

光明的象征性境界，表现了作者在深山幽林修禅参悟之际豁然开朗的圆融心境。与此同时，译诗第三句

也使用了完全倒装的修辞手法，收效甚佳。一方面，译诗第三句的完全倒装与第一句的部分倒装形成鲜

明的对照，由“no man”的部分倒装演变为“no light”的完全倒装，表明了描写层次的递进和强调程度

的加深，含蓄地点出原诗的重点是人，重中之重是光与暗，诗人在深山中体味光暗的变换，参悟禅宗的

真谛；两句强调的内容均为“no”，“no”看似寻常，但与其对立面一经组合，便能演绎出震古烁今的

大智慧，“无”与“有”、“虚”与“实”、“空”与“色”、“静”和“动”都在其中有迹可循，两

个“no”遥相呼应，揭示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禅至理。另一方面，译

诗第三句完完全全为倒序，第四句从头至尾为顺序，倒序与顺序紧密相接，令译诗的句式新颖丰富、自

由灵动，规避了单一顺序可能引起读者审美疲劳的风险；同时，第三句的最后一个词“light”与第四句

的第二个词“sunbeams”均为光亮之意，一个置于后一句句首，一个位于前一句句尾，一个为肯定，一

个为否定，却意义相近，位置相邻，令译诗话语的张力和共情力呼之欲出，和谐而戏剧化的禅境跃然纸

上。 

6. 结语 

中国古典诗歌之美在于形式工整、音韵和谐、意境深邃，禅诗之美尤重意境，禅境的传达在于“静”，

禅境之“静”，无穷妙理。王维禅诗之静境，有不履尘世、偏安山林的隐静，有物我相忘、超妙空灵的

寂静，有淡泊质朴、澹泞清净的恬静，王维之境，难以翻译，许氏译学，匠心独运。关于同一首禅诗《鹿

柴》，公元 2000 年的许译本与公元 2014 年的许译本各有千秋，但殊途同归，都是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

体系指导下的经典译作，也有忠实与通顺、直译和意译、异化与归化、隐身和现身这些“矛”与“盾”

的交锋，值得后辈人借鉴学习和开拓创新。三美论作为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体系的本体论，针对古诗英

译的现实困境，条分缕析，逐一突破，以诗译诗，妙韵天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走向英语世界、中国对外

文学话语体系构建、外国人民知华、友华、爱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禅诗英译只是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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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英译事业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优秀的古代典籍适合飘洋过海，扬“我”风采，这需要一代代青年

译者们成长起来，接过老一辈翻译家身上的重担，继往开来，融通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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